
第一章 

晚上十點，是這條街最熱鬧的時候。兩旁大大小小的酒吧、夜總會、旅館燈

火通明，唯一一間便利店擠在角落裡，人潮絡繹不絕，形形色色的招牌上霓虹燈

閃爍，越夜越亮。 

路燈下，一個身材高 的黑衣男人站在那裡，他上身微微傾斜靠在燈柱旁，

姿勢很放鬆，一雙長腿包裹在緊身的黑色西裝褲裡，整個人散發著一種異樣的性

感，在夜色中顯得格外撩人……雖然如此，卻沒有人上去搭訕，在這幾乎都是靠

搭訕找一夜情的地方來說，是十分罕見的。 

不過看他的人倒不少，各種意味不明的目光在他身上梭巡，男人並不在意，

依舊愜意地倚在燈柱旁一口一口抽著煙，視線時不時百無聊賴地向左右掃視一

下，藉此打發時間。 

不知道過了多久，終於有人朝他走過來了，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男人，身

形比他壯一些，但兩人身高差不多。 

他看著對方，沒有說話，臉上帶著淡淡的笑，雙眼笑意更深。 

外國男人操著一口略顯生硬的中文同他打招呼，他笑了一聲算是回應。 

見他並沒有要拒絕的意思，外國男人有了信心，過去站到他身邊，幾乎是迫

不及待地摟上了他的腰。 

他也沒有拒絕，只是似笑非笑地看著那人。 

這下外國男人膽子更大了，一隻手順著他的腰緩緩往下，被衣服下完美的曲

線所誘惑，男人哼哼了兩聲，聲音算不上好聽，聽起來卻充滿誘惑。 

外國男人吞了吞口水，湊到他耳邊猥瑣地說了句，「你真性感……」這一句

發音倒是挺標準的。 

男人笑而不語，對他的誇獎不置可否。 

他的不反抗在對方看來就是一種默許、順從，外國男人再也忍不住，直接將

手從男人的褲腰伸了進去，他發現後者的腰非常纖細，肌肉線條卻很分明，手感

異常美妙。 

然而還沒等他多感覺一下那美妙的觸感，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怒吼，「你個死

老外要幹麼」 

「What？」外國男人愣了一下，剛回頭整個人已經被踹倒了。 

幾個高頭大馬，同樣穿著黑西裝的男人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對著外國男人

就是一通拳打腳踢。 

「媽的敢對邦哥動手動腳，找死啊！」 

那外國男人雖然也挺高壯的，但是幾個身形跟他差不多的男人一起打，他根

本不是對手，被打得哀哀直叫。 

等打得差不多了，幾個人終於收手，外國男人躺在地上蜷縮成一團，到現在

還不知道自己哪裡得罪他們了。 

「再敢調戲邦哥就剁了你的手！」有人啐道。 

「別呀。」旁邊一直沉默的男人終於出聲了，朝他們擠擠眼，滿臉笑意地說：



「我就喜歡別人調戲我。」 

幾人翻了個白眼兒，其中一人問：「邦哥你到底為什麼讓這老外吃你豆腐？」

平時矜持的呢。 

「我就想看看老外是不是如外界所言，屌都很大。」 

一群人都汗顏了，心想邦哥真是名不虛傳。 

圈子裡都說光天化日之下和邦哥在一起五分鐘貞操就能丟了，這話雖然誇大

其詞了，但其實也沒誇大多少…… 

何彥邦的騷，是出了名的。 

這條街上常來玩兒的人都知道何彥邦，不僅僅是因為他長得好才這麼有名，

主要還是他的能力令人佩服。 

何彥邦是一家夜總會的老闆，說是夜總會，主營的項目卻是男公關，也叫

MB，說白了就是鴨店，而且是專門給男人提供服務的鴨店。 

MB 這行現在不好做，如今不管幹什麼都有競爭，開鴨店也講究環境及服務，

MB 不僅長得要好，還得精通十八般武藝，好迎合不同需求的客人。 

當老闆的就更別說了，不僅要能管得住人，也得留得住人，平時得應付客人，

時不時還得跟員警打交道，在這樣的環境下，讓何彥邦練就了一身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的本事。 

何彥邦今年才二十八歲，卻已經在這一行混了快十年了，以前最好的時候，

手下有一百多個 MB，現在固定的也就二十個左右。 

這一行流動量本來就大，動不動就有人跳槽或者被包養之後上岸，也常常有

新面孔進來，每個來店裡的人何彥邦都親自面試，從長相、身材、屁股翹不翹到

下面那根的尺寸，都得一一審查過才行。 

也不一定非要長得多麼驚為天人，何彥邦的要求是只要看著舒服就行，至於

怎麼樣算舒服，只有他自己說了算。 

硬體條件過關之後還得看其他方面，性格怎麼樣、口才好不好、有沒有個性，

條件差不多都合格了還要再培訓一段時間，才能正式上崗，整個過程可謂費時費

力。 

何彥邦最常做的就是手裡夾著煙，坐在沙發上瞇著眼看著手下的人說：「如

果只是想靠脫了褲子讓人操賺錢，那你們也不用到我這裡了，直接去街上賣就

行。我要教你們的，是不用脫褲子，說句話都能賺錢。」 

這年頭，光有一副好皮相已經不夠了，什麼都要會一點，所以何彥邦手下的

MB 都算得上百裡挑一的極品，客人從來就沒少過。 

而且何彥邦店裡的人都穿著統一服裝—黑西裝、白襯衫，雖然略顯單調，但

一眼望去整齊劃一，不僅有氣勢，一個個穿西裝打領帶的帥哥一字排開往前一站

也夠賞心悅目。 

這是何彥邦的規定，至於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看呀。」他笑得一臉色情。 

 



何彥邦今天到店裡的時候比平時稍微晚了一點，他雖然是老闆，但偶爾也陪

客人喝喝酒唱唱歌，不收錢，前提是要他願意；當然，想點他也可以，但價格就

要因人而異了。 

推開明亮的玻璃大門，剛一進大廳，經理就迎了上來。 

「邦哥！」 

何彥邦不喜歡手下人叫他老闆，所以他們都叫他「邦哥」。 

「嗯。」何彥邦點點頭，突然皺起鼻子嗅了嗅，蹙起眉，問：「誰噴這麼濃

的香水，要代替空氣清新劑嗎？」 

何彥邦不喜歡香水也是出了名的，雖然大家覺得這跟他的騷包樣似乎不符，

但不管怎樣，他身上永遠是清清爽爽的。 

經理苦笑，沒說話。 

何彥邦察覺他有點不對，「怎麼了？拉長著一張臉。」 

經理有些為難地看著他，「有個客人，他一次點了八個人跳舞……」 

「八個」何彥邦下巴都要掉了，回過神之後咬牙罵了句，「有病吧？」八個

包廂裡都要站不下了還跳個屁舞啊！ 

「人家給錢啊。」經理無奈地說。只要客人願意出錢，別說八個，八十個也

得找來。 

何彥邦笑了，點頭說：「是啊，這年頭這樣的金主的可不多了，八個就八個，

把人湊齊給他送過去，別忘了多加服務費啊。」 

「問題是湊不齊。」經理歎了口氣，這就是為難的地方。 

「什麼？」何彥邦一愣，他的店什麼時候淪落到八個人都湊不齊的地步了？ 

「今晚原本一共有十二個人上班，現在時間還早，只有三個人來了，還有幾

個……」 

「操！」何彥邦一下子火了，「關鍵時候都他媽死哪兒去了？」 

好久沒看見何彥邦發火，經理有點忐忑地說：「有幾個昨天晚上出海去玩了，

說是今天中午就能回來，結果海上突然起大浪回不來了，我也是剛剛才知道，不

然那人點人的時候就會說拒絕了—」 

「來都來了你跟人家說我們店裡沒人？還想不想做生意了？」何彥邦打斷

他。 

經理不說話了。 

「靠！」何彥邦又罵了一句，真是躲得過人禍躲不過天災。「其他人呢？打

電話叫小寒他們過來。」 

「來不及了，」經理萬般無奈地說，「小寒休假三天，早出去瘋了，而且那

客人等了有一會兒了，看上去……」 

「看上去什麼？」何彥邦挑眉。 

「呃……不太好惹。」 

何彥邦笑出聲，「來這裡的有幾個是好惹的？哪怕他在外面是個乞丐，只要

進了這個門能出得起錢就不好惹。」 



「是……」經理尷尬地點頭。 

不管怎麼說，現在這一時半會的要湊齊八個跳舞的猛男是沒辦法了，何彥邦

沉默片刻，最後深吸了口氣，脫了西裝外套甩給經理。 

「幾號包廂？」 

「二二五，……邦哥你幹麼？」經理不解地拿著他的外套。 

何彥邦邊朝包廂走邊解開領帶，頭也不回地說：「還能幹麼？」 

跳舞的不見了，只能他這個老闆親自上陣了。 

經理愣了好一會兒，終於反應過來了，喃喃道：「不是吧……」 

邦哥要重出江湖了，真想看啊！ 

 

何彥邦曾經做過舞男，雖然他從來不覺得自己跳得有多好，有人也評價過，

說他舞跳得一般般，但是夠味兒，尤其是舞動身體時的眼神和表情，足以更讓人

血脈賁張。 

不過自從當了老闆之後，何彥邦就再也沒跳過舞，事實上他從來都不喜歡

跳，當初跳舞只是為了生計而已。 

今天晚上會滿決定親自上陣，除了臨時救場之外，還有連他自己也不太明白

的理由，可能是剛才在外面讓那老外摸得有點兒上火了，也可能是他最近日子實

在是太無聊了，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生活，好像就得這樣過完下半輩子一樣。 

他今年二十八歲，已經在歡場打滾了十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一些普通

人過中年才有機會接觸到的東西他卻都已經厭倦了，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呢…… 

何彥邦皺了皺眉，隨手把領帶扔給了在走廊遇到的服務生，然後又解開了一

顆釦子，就這樣穿著白襯衫、黑西裝褲來到了二二五包廂門前。 

二字開頭的包廂都不是很大，專門提供給一些喜歡私密空間的客人。 

深紅色的木門上鑲嵌著明豔的彩色玻璃，像大教堂用的那種，是何彥邦親自

選的，他很喜歡這種繽紛的裝飾，既神聖又奢華。 

伸出手在玻璃上放了一會兒，他深吸了口氣，輕輕敲了兩下，並沒有等裡面

的人回應，直接開門進去。 

包廂裡並沒有開大燈，只有四個牆角的壁燈亮著，不大的房間裡有些昏暗，

氣氛卻滿不錯。 

何彥邦一眼就看到坐在沙發上的男人，男人一身黑衣，風衣敞開著，身形高

大，一手放在膝蓋上，另一隻搭在沙發靠背上，有股君臨天下的感覺，一眼看上

去就知道不好惹。 

他閱人無數，一下就發覺到這位的氣勢不一般，至於臉嘛……何彥邦舔了舔

嘴角，正好是他喜歡的類型，比剛才那傻老外好看多了，就是不知道那裡尺寸怎

麼樣，雖然他不是用後面的，但大點看著也過癮啊。 

何彥邦一邊意淫一邊反手關上門，臉上一直帶著淡淡的笑意，就怕太猥瑣影

響了自己的形象。 



沙發上的翁明哲從何彥邦進來之後也在打量他，只是臉上始終沒有什麼表

情。 

「我點了八個人來跳舞，怎麼就你一個？」他開口，聲音清亮。 

何彥邦輕笑一聲，朝他眨了眨眼，「請放心，我一個人也能滿足你。」 

翁明哲似乎有點意外，微微挑眉，「真的？」 

何彥邦笑了一聲，沒有急著進去，關上門之後背靠在門板上看著男人，微笑

著說：「先生，我的外號是『以一當十』，八個是小意思。」 

翁明哲沒說話，只是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何彥邦當下肯定這位是個悶騷型的，而他自己是明騷型，嗯……不錯，正好

互補。 

既然對方沒有表現出不接受的樣子，何彥邦覺得也差不多該開始了，希望他

的技術和魅力沒有退步，不然等會兒對方要退貨可就糟了，賠錢事小，可不能砸

了他的招牌。 

於是，他靠在門上看著男人，眼神別有意味，他很擅長這樣眉目傳情，至於

對方是不是能感覺得到，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並不重要。 

所謂的跳舞當然是指豔舞，不然出來玩的誰會花大價錢看街舞、交際舞啊。 

男人點了八個人，這費用可想而知，何彥邦想著看在錢的分上怎麼也得讓這

位大爺滿意，他可是很敬業的。 

而且長這麼帥，他可以給點特別服務。 

四目相對了一會兒之後，何彥邦終於有了動作，他仰起頭，一隻手用慢而色

情的方式撫摸著自己的脖頸，隨後閉上眼，發出一聲若有似無的喘息…… 

沙發上的翁明哲靜靜地看著他，目光平靜而深邃。 

何彥邦伸手開始解襯衫的鈕釦，他的手很漂亮，手指修長，指甲修剪得乾淨

整齊，隨著鈕釦被一顆一顆解開，可以隱約看到裡面的白皙膚，若隱苦現的更加

誘惑……直到最後一顆鈕釦被解開，露出了他結實的胸肌。 

何彥邦有副好身材，肌肉的線條很漂亮，尤其是腰，腹肌和人魚線都是他常

年鍛煉的成果。 

並不是他喜歡鍛煉，只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身材才能跳舞，這樣即便舞跳得不

好，也還有好身材能吸引人，當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生計，而等他不用再跳

舞為生之後，那些養成的習慣已經改不了了。 

「需要來點兒音樂嗎？」他問，這是客人應該享受的服務和權利。 

「不需要。」 

何彥邦聳肩，有音樂的話至少氣氛可以活躍一點，還能多一點節奏感，不過

既然客人都說不需要了……他揚起嘴角，開始緩緩擺動腰肢，不像女人那樣嫵

媚，卻有一種屬於男人的性感和誘人。 

他很久沒跳了，需要找找感覺，不過對著這麼一個帥哥，他跳舞的感覺還沒

來，其他感覺倒是來了…… 

何彥邦承認自己騷，眼前這麼一個符合他審美觀的男人，他要是光跳舞也太



浪費了。 

扭動著臀部，他解開了皮帶和褲子的釦環，一隻手從前面伸進了褲子裡，自

慰一般撫摸著某個部位，期間他一直在觀察男人，對方卻像尊石像一樣坐在那

裡，連姿勢都沒有變過，更沒有多說一句話，只是默默地看著他。 

何彥邦覺得還是要玩得大一點，都來鴨店點猛男跳舞了還裝個屁矜持啊！ 

於是他長腿一伸，幾步來到男人面前，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對方大腿上，來

了個面對面。 

兩人離得這麼近，男人的一雙眼只是直直地盯著他，沒有半點退縮，何彥邦

甚至發現這個男人的眼中沒有一點欲望，情欲、色欲、性欲都沒有這和他以前碰

到的客人完全不一樣，而且，男人給了他一絲熟悉感，但又想不起來是在哪裡見

過…… 

這時翁明哲突然說話了，「繼續。」聲音沒有剛才那麼清亮了。 

何彥邦挑眉，心裡有一絲得意，兩手分別搭在他肩上，問：「你想親手把它

拿出來嗎？」聲音裡滿是笑意，也滿是誘惑。 

現在已經不是跳舞了，完全就是調情。 

翁明哲沉默了幾秒，竟然真的把搭在沙發靠背上的手緩緩收了回來，然後一

點一點拉開了何彥邦褲子的拉鍊，細微的聲響在此時格外清晰，散發著曖昧的氣

息。 

拉到底之後，垂下眼看了一眼何彥邦的性感黑色三角褲，然後抬起頭似笑非

笑地問：「這也是你跳舞的一個環節？」 

「服務嘛，我們就是賺這個錢的。」何彥邦笑咪咪地說。 

翁明哲倒也沒說什麼，兩根手指剛要從他內褲邊緣伸進去，卻被一把抓住了。 

「先生……」何彥邦湊到他耳邊，悄聲，「我不賣身的。」 

翁明哲微微皺了皺眉，然後又輕笑了一聲，問：「那你坐在我身上是什麼意

思？」 

舔了舔嘴角，何彥邦笑著說：「特別服務，只能看不能摸。」 

翁明哲看了他幾秒之後，微微一點頭，「好，那你摸給我看。」 

操！這男人連說這種下流話都一本正經，果然悶騷！何彥邦想。 

不過話都說到這個分上了，他也沒什麼好矜持的，本來賺的就是這個錢，在

別人面前自慰也不是第一次了，他這裡什麼重口味的服務都有，這只能算是基本

款而已。 

於是，何彥邦臉不紅氣不喘的把自己那根從內褲裡拿出來，就這麼坐在男人

腿上開始擼了起來。 

他看著男人，後者的臉可以作為意淫對象讓他快點有感覺，他甚至想像了一

下男人被剝光的樣子，一定是副強壯的身體。 

而翁明哲的視線也一直停留在何彥邦臉上，看著他的每一個表情，偶爾也會

低頭看一眼他的性器，已經勃起的紫紅色肉棒上沾著透明的黏液，被何彥邦握在

手裡套弄著，彷彿活物般慢慢脹了起來…… 



他緩緩抬起眼，這一次，何彥邦終於在男人眼中看到了欲望。 

這是一副有些下流卻又活色生香的畫面，何彥邦衣衫不整地坐在衣衫整齊的

男人身上，握著自己的性器在男人眼皮底下自慰，原本的豔舞變成了露骨的色情

表演。 

男人沒有拒絕，並且似乎也對他有了反應，何彥邦舔了舔嘴唇，有一絲得意，

又有些好奇。 

他一向是行動派，於是鬆開自己那根去摸男人的褲襠，想看看他到底硬了沒

有……操！好大！ 

男人不僅硬了，而且尺寸非比尋常，何彥邦這下又好奇了，他這樣到底算不

算完全勃起呢？ 

這時翁明哲突然問了一句，「怎麼不繼續？」 

「呃？」何彥邦愣了一下，又笑著說：「看你看呆了啊，先生，有沒有人誇

你長得很帥？」 

「有。」翁明哲公式化地回答，並沒有把這當成是個恭維或者玩笑，至少從

也眼中看不到高興或得意。 

何彥邦笑了笑，低頭湊近男人，兩條手臂緩緩摟住了男人的脖子，低聲問：

「要不要親自來？」 

「你的意思是，讓我幫你手淫？」翁明哲似乎並不覺得這是什麼驚世駭俗的

提議，只是想再次確認一下。 

何彥邦這下肯定了，這人不經常出入聲色場所，就算去也沒跟人這麼玩過，

今天自己也算幫他開葷了。 

他摸了摸男人的後頸，動作滿是挑逗，又輕輕捏了兩下男人的耳垂，問：「你

不想試試？」 

即便是被調戲到這個分上了，男人依舊很平靜，這也是何彥邦佩服的地方，

也是讓他更好奇男人會不會有澈底失控的時候，或者說，這個男人在床上會是怎

樣一副光景？ 

就在他好奇的時候，翁明哲聽了他的建議，伸手握住了何彥邦的性器。 

對方手心的溫度和觸感讓何彥邦渾身一激靈，當下就有要射的欲望，好在他

經驗豐富耐力夠強，硬生生壓了下去…… 

 

 

 

第二章 

握著何彥邦的性器，翁明哲像是擺弄一個玩具一樣，先是低頭看了看，然後

不輕不重地捏了一下。 

何彥邦下腹陣陣騷動，比剛才感覺還強，沒辦法，他又不是陽萎，被人這樣

握著沒感覺那才是真有毛病！ 

手淫這種事，別人幫忙總比自己動手舒服。 



而且男人還是用一種像是調情的方式，不急不躁，就算握著別人老二也一副

高高在上的樣子，這讓何彥邦覺得委實有挑戰性。 

「尺寸還不錯。」翁明哲說了一句。 

何彥邦低低喘息一聲，湊到他耳邊低笑著說：「你的也不錯……」說著就要

拉他的拉鍊。 

「別動。」翁明哲低聲命令，異常有震懾力。 

何彥邦皺了皺眉，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男人。都這時候還要裝矜持？ 

男人揚起嘴角，「你不是不賣身嗎？」 

「是啊，所以我只能禮尚往來幫你用手擼出來了。」何彥邦一副理所當然的

說著不要臉的話。 

翁明哲微微皺眉，有一下沒一下地摸著手裡的東西，聲音裡帶著笑意地問：

「你難道不怕我用強的？」 

何彥邦樂了，「在這裡……啊，輕點兒……在這裡最不可能發生的事就是用

強的，當然客人事先說好的嗜好除外。」 

翁明哲從鼻子裡發出一聲輕哼，沒說什麼。 

「你只是找人來跳舞，所以我也只是來跳舞的，現在給你的是特別服務，至

於上床，如果你願意試試也行，價格好商量，只有一點……」何彥邦頓了一下，

「我只做上面那個。」 

翁明哲深深看他一眼，「是嗎？」同時握著何彥邦性器的手指掐住了龜頭，

何彥邦「嗯」了一聲，腰頓時有點軟。 

媽的，這傢伙表面上正經，技術倒是挺熟練的！ 

「快點……快！」 

翁明哲揚起嘴角有些諷刺地問：「到底是你伺候我，還是我伺候你？」 

「都一樣……」何彥邦喘息著，「你玩得開心我也爽到了，再說我的東西多

少人想摸都摸不著呢……啊！」 

翁明哲笑了笑，突然低頭看著手裡的東西，問：「這根玩意操過男人嗎？」 

何彥邦愣了一下，笑了笑，回道：「當然操過，而且用過的都說讚，想不想

試試？」 

翁明哲沒說話，看了他幾秒之後，突然「啪」一聲，燈亮了。 

何彥邦嚇了一跳，一回頭才反應過來是男人拿遙控器把大燈打開了。 

他莫名其妙地看著男人，「你……」 

黑暗是很好的掩飾，剛才黑不隆咚的他怎麼浪都行，反正也看不清楚，現在

這簡直是光天化日了，坐在男人身上讓後者幫他手淫在這裡絕對算不上什麼大

事，但此時此刻他竟然、竟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絕對是破天荒頭一回！ 

一直在黑暗中相互摸索的兩人此時澈底暴露，何彥邦和男人四目相對，終於

看清了後者的長相，真的是他非常喜歡的類型…… 

「怎麼了？」翁明哲微笑著看他，「繼續啊。」 

何彥邦瞪著他，咬牙切齒地說：「太亮了我不習慣。」 



「很特別的習慣。」他說完突然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 

從最開始他就沒什麼動作，只是任由何彥邦一個人扭來扭去，現在突然這

樣，簡直讓何彥邦受寵若驚，原來這男人還知道調情啊！ 

「你剛才說你只做上面的那個？」 

何彥邦微微一笑，伸手用同樣的姿勢捏住了他的下巴，「是啊，你要不要試

試？」不是他吹牛，不管花錢的還是不花錢的，被他上過的人沒一個不想著他。 

翁明哲看了他幾秒，手上突然一用力，滿意地聽到何彥邦一聲隱忍的呻吟，

笑著問：「以你現在的狀態，你覺得可能嗎？」 

何彥邦咧嘴一笑，「所以我才說要禮尚往來，你可以先試試我手上的功夫，

不收你錢，算特別服務……」說著一手按在了男人褲襠上，隔著褲子揉搓了兩下，

感覺那裡已經硬得不行，不過說真的，這尺寸要是真插進來，他的屁股絕對要遭

殃。 

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什麼來了，翁明哲突然異常性感地問了一句：「你要不要

試試？」 

「試什麼？」何彥邦明知故問。 

翁明哲笑而不語，一開始平靜的眼中現在已經充滿誘惑。 

何彥邦有點口乾舌燥，一來想扒開男人褲子看看他到底有多大，二來他覺得

這個男人的氣勢有凌駕在他之上的趨勢，他不敢輕易挑戰。 

「如果你想，就把它拿出來，我會好好滿足你。」翁明哲繼續誘惑著，他鬆

開了何彥邦的性器，兩條手臂搭在沙發背上，整個人呈現一種慵懶的姿勢，兩眼

直勾勾地盯著坐在他腿上的何彥邦。 

這算是勾引還是調戲？ 

何彥邦有點為難，一直以來都是他調戲別人，第一次碰到這麼個旗鼓相當的

對手，而且剛開始完全看不出來，他以為這男人是個悶騷貨，現在看來倒是深藏

不露啊。 

他笑了笑，上身往前伸出雙手撐在沙發後面的牆上，將對方整個圈在懷裡。 

「雖然我的確挺好奇你那根玩意大不大，但我還沒饑渴到要坐在男人腿上找

操的程度，所以 Pass」 

翁明哲雙手放在他腰上，揚著嘴角問：「真的不要？」 

何彥邦媚眼如絲，湊到男人耳邊低聲說：「最後給你個特別服務—幫我放回

去。」 

至於把什麼放回去，兩人心照不宣。 

翁明哲低頭看了一眼何彥邦仍舊勃起的性器，問：「你確定放得回去？」 

「放心，可大可小，操控自如。」 

翁明哲倒也沒堅持，一隻手將何彥邦的內褲拉上，重新將那個蠢蠢欲動的器

官包裹起來。 

何彥邦從男人身上下來，慢悠悠地提上了褲子，雖然什麼都沒有做，但包廂

裡已經彌漫了一股淫靡氣息。 



兩個都沒有被滿足的男人，暗中較著勁。 

「我的表演結束了，先生您還滿意嗎？」何彥邦扣上釦子，微笑著問。 

翁明哲看著他的動作，表情若有所思。 

何彥邦朝他扔了個飛吻，轉身走到門口。 

「要給你叫個人進來嗎？」打開門，他一手扶著門框回頭，「喜歡高大威猛

的還是小鳥依人的？」 

翁明哲看了看他，「跟你差不多的。」 

「那你要失望了，這裡我這類型的只有一個。」何彥邦撇撇嘴，又笑著看了

一眼男人的褲襠，「不過你技術不錯，不妨自己用手解決一下吧。」 

「這就是這裡的服務態度？」 

何彥邦收起笑容，換上一臉正經的表情，認真的說：「先生，你只點了人跳

舞而已。」 

 

從二二五包廂出來，何彥邦一臉陰沉地飛快穿過走廊，途中對他打招呼的人

他一概視若無睹，一刻也不耽誤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何彥邦的辦公室有裡外兩間，外面一間是辦公的地方，內間則被他裝修成休

息室，有時候喝多了或者不想回家的時候就在這裡睡。 

到了辦公室直奔裡間、進了廁所，何彥邦反手關上門，解開皮帶拉開拉鍊，

毫不猶豫地握住半勃起的性器套弄了起來。 

「啊……」他半閉上眼喘息著，用手撫慰被挑起的欲望。 

剛剛要是在那間包廂裡多待一會兒，他不敢保證自己還把持得住，說不定就

晚節不保了。 

那男人真的太性感了，何彥邦奪了無數人的貞操，第一次有被反將一軍的感

覺。 

閉著眼，腦海中浮現出男人的樣子，性器上殘留著男人撫摸他時的觸感，他

身上還沾著男人的味道，鼻間還殘留著男人的氣息，雖然只有一點，卻也像春藥

似的讓人迷醉…… 

「嘶……」何彥邦加快了套弄的速度，胸口上下起伏著。 

當臨近極限的感覺到來時，他朝前走了幾步站到馬桶前，彎下腰一手扶著牆

壁，一手將性器對準了馬桶，一陣飛快的套弄後射了出來。 

他長長吁了口氣，看了看馬桶裡的幾股白濁，皺了皺眉，伸手按了沖水按鈕，

然後緩緩直起身走到旁邊的洗手臺，打開水龍頭一邊洗手一邊看著鏡子裡滿臉情

欲的自己，忍不住罵了句，「媽的！」 

活了快三十年，在夜店裡混了十年，何彥邦第一次被人誘惑得差點兒撅屁股

躺下，這絕對是他職場生涯中的一個污點！ 

 

那天晚上之後，何彥邦心情都不怎麼好，他在店裡很少有不開心的時候，就

算生意不好也會自己找樂子，去大街上抽煙看帥哥，完全都夠他消磨一晚上。 



而這麼明顯的改變，只要是人都能看出來他不對勁，邦哥這兩天臉上都沒什

麼笑容，別說看帥哥，看人都懶得看了，用直白的話說就是—都不騷了。 

邦哥不騷了這簡直是一大奇聞，有人猜他輸錢了，也有人猜他失戀了，還有

人說可能被小白臉騙了……雖然何彥邦長得更像是騙人錢的小白臉。 

晚上七點，何彥邦一身黑西裝來到店裡，幾個服務生向他打招呼，他「嗯」

了一聲，沒說什麼，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邦哥！」他正要上樓的時候，有人遠遠地朝他奔過來，也是一身黑西裝，

頭髮弄得很時髦，帥氣中又帶著一點嫵媚的感覺，是店裡很紅的小寒。 

「幹麼？」何彥邦沒什麼心情跟他哈啦，沒停下腳步繼續走。 

小寒跟在他後面一起上樓，一臉興奮地問：「邦哥，聽說前幾天晚上你跳舞

了？」 

「跳了。」這點破事也值得傳這麼久嗎？ 

「靠！邦哥你不厚道啊，跳舞居然不叫大家來看……」 

「看個屁！」何彥邦轉身拿手指頭戳了一下他的額頭，「那是我想跳嗎？你

們一個個不見人影，我不跳誰跳？」 

小寒調皮的笑了，「這可不關我的事，那天我休假。」 

「去哪兒瘋了？」 

「出國玩了一圈，可惜時間太短，基本都在百貨公司買東西了。」 

何彥邦皺了皺眉，在辦公室門口停下來，轉頭看著他，「上次是誰跟我說要

存錢的？」 

小寒笑了笑，一臉無所謂地說：「知道，我也沒買多少，之後多接兩個客人

就賺回來了。」 

何彥邦看看他，終究還是沒說什麼。 

他們這行錢來得快，所以花起來也沒感覺，有時候幾萬塊錢到手裡還沒捂熱

就沒有了，像小寒這樣的何彥邦見得多了，在這一行混久了很多東西都忘了，錢

不是錢、青春也不是青春，每天除了酒就是性……這樣的日子，他其實也是一樣

的。 

「好了，沒事就去工作吧。」何彥邦輕歎一聲，伸手摸了摸小寒的下巴，剛

要伸手去開門，門把突然被握住。 

「邦哥，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小寒靠在門邊盯著他問。 

何彥邦笑了一聲，「你怎麼確定今天晚上你有空？」 

小寒的客人多，業績在店裡從來沒有跌出前三名過。 

「你要是答應，我今晚就不接客人了。」小寒向他一眨眼，握著門把的手模

仿著某種動作緩緩動了起來，赤裸裸的暗示。 

何彥邦跟小寒上過床，而且不止一次，雖然兩人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但何

彥邦對這樣的投懷送抱並不排斥，也想不出拒絕的理由，如果他跟員工上床能讓

他們好好工作的話，這就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畢竟他也是有需要的。 

小寒說和客人上床叫性交，和他上床才叫做愛。 



而對何彥邦來說，其實都是一樣的。 

何彥邦原本想拒絕，但他突然想到了那個男人，猶豫一瞬之後，點了點頭。

「好。」 

大概是沒想到他會這麼痛快的答應，小寒臉上難掩欣喜，「那我等會兒來找

你！」 

何彥邦點頭，雖然嘴上答應了，心裡卻提不起興致。 

「那我先……」小寒剛要走，突然有人過來了。 

「邦哥！」經理匆匆從樓下上來，看到小寒也顧不上打招呼，對何彥邦說：

「有人點你。」 

「點我？」何彥邦樂了，「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嫌錢多燙手？」 

經理支吾了下，「還是上次那個……」 

何彥邦愣了一下，「什麼？」 

「還是上次點八個跳舞的人，不過這次他不是一個人來的，還有同伴，點了

兩個人。」經理說，「一個是小寒，還有一個就是你……」 

小寒一聽是上次讓何彥邦跳舞的人就來勁了，不過何彥邦一般不輕易出場，

便問了一句，「邦哥，你去嗎？」 

何彥邦皺了皺眉，突然笑了，「去，幹麼不去？」老子又不是怕了他！ 

「真的？」小寒更興奮了，以為這次能有機會看何彥邦跳舞，「這可真有意

思，邦哥，我先過去幫你暖個場。經理，幾號包廂？」 

「二二五。」 

 

何彥邦推開二二五包廂門的時候，翁明哲正把酒杯送到唇邊，一抬頭看到他

進來了也沒停下，兩眼看著何彥邦緩緩喝了一口酒，彷彿這口酒是就著何彥邦喝

下去的。 

在他旁邊還有一個男人，三十歲左右，留著平頭，長得粗獷性格，身材高大，

外套脫了扔在一邊，襯衫的袖子捲了起來，露出的半截手臂肌肉線條明顯，臉上

掛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整個人頗有幾分「匪氣」。 

「邦哥。」小寒坐在那男人身邊正在倒酒，他既然在伺候這位，那何彥邦自

然是要到另一位那邊去的。 

與翁明哲對視幾秒之後，何彥邦露出招牌笑容，朝他走了過去。 

「先生興致這麼好，今天帶朋友一起來玩兒啊？」說著在翁明哲旁邊坐下，

朝另一個男人打了聲招呼，「你好。」 

男人笑了笑，「邦哥，久仰大名。」 

何彥邦笑了，「虛名而已。外面怎麼傳我的我知道，就當個笑話聽聽，反正

大家都是出來找樂子的。」 

「沒錯，」男人大笑，「這心態才好在外面混。」 

夾在兩人中間的翁明哲笑而不語。 

「還沒請教兩位……」何彥邦話說到一半就被打斷了。 



「好了，既然人來了，我就不打攪了。」男人摟著小寒站了起來，「我們走

吧。」 

「哎？」小寒一愣，「去哪兒？」 

「這位先生要看你老闆跳舞，不讓我們看，所以……」男人捏著他的下巴晃

了晃，「我們去別的地方找樂子吧。」 

何彥邦下意識看翁明哲，而後者正好也在看他，四目相對，兩人都不知道對

方在想什麼，又好像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小寒有點依依不捨地看了一眼何彥邦和翁明哲，也不知道更捨不得哪個，最

後跟著男人一起離開了包廂。包相裡又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何彥邦問：「他說的

是真的？」 

翁明哲並沒有否認。 

「你這是什麼意思？」 

翁明哲微微一笑，「怕你一個人不敢來。」 

「去你的！」何彥邦笑罵了一句，「又不是龍潭虎穴，你也不吃人，我有什

麼不敢來的？」 

翁明哲突然湊近他，低聲問：「你怎麼知道我不吃人？」聲音裡帶著濃濃的

笑意。 

他今天明顯比上一次放得開了，何彥邦不知道這男人今天是轉性了還是怎麼

著，但是……太他媽性感了！ 

從第一眼看到翁明哲開始，何彥邦就覺得這男人性感得過分了。 

「你叫何彥邦？」翁明哲問了一句。 

何彥邦皺眉，反問：「你不知道我姓啥名誰怎麼點我的檯？」 

翁明哲輕笑一聲，「最騷的那個。」 

何彥邦氣笑了，「你這是誇我還是損我？」 

「別人說你騷的時候你覺得是誇你還是損你？」翁明哲不緊不慢地說，就算

是鬥嘴也一副老神在在的樣子。 

這男人今天是吃錯藥了吧？何彥邦在心裡腹誹，臉上笑著問：「還沒請教先

生您尊姓大名啊？」 

翁明哲看了他幾秒，「翁明哲。」 

何彥邦一愣，幾乎是下意識脫口而出，「你姓翁？」 

「怎麼？」 

「……沒什麼，」何彥邦搖了搖頭，輕笑，「挺少見的姓。」 

「第一次遇到？」翁明哲問，伸手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何彥邦沒說話，等他放下杯子之後又替他倒了酒，然後掏出煙，「要來一根

嗎？」 

翁明哲點頭。 

何彥邦輕輕甩了一下煙盒，遞到他面前，翁明哲抽走了最長的那支放到嘴

裡，何彥邦拿著打火機湊過來替他點上，整套動作一氣呵成，異常熟練。 



翁明哲沒說話，靜靜地抽了一會兒煙，沒過多久淡淡的煙霧繚就繞四周。 

「今天想怎麼安排？」何彥邦問，他既然被點檯，那就得拿出服務業的職業

道德來。「還要跳舞嗎？」 

想了一下，翁明哲修長的手指拿掉了嘴裡的煙，看著他微笑著說：「我想看

你坐在我身上跳。」 

「那收費可不便宜啊。」何彥邦笑了笑，但人已經站起來了。 

翁明哲揚起嘴角，「我知道。」 

何彥邦脫了身上的西裝外套扔到一邊，來到男人面前，和那天一樣腿一伸便

坐在翁明哲的大腿上。 

「說起來，那天你怎麼回去的？」他有點惡劣地笑著問，那天他走的時候翁

明哲也硬著呢。 

翁明哲兩條手臂搭在沙發靠背上，微微仰起頭看著他，嘴裡啣著煙並不回

答，眼裡帶著笑意。 

何彥邦心裡突然癢得厲害，忍不住低頭在男人耳邊咬牙切齒地說：「你怎麼

這麼性感……」他甚至覺得這個男人是故意來勾引他的。 

翁明哲微微一笑，低聲說：「謝謝誇獎，你也很性感。」 

性感聽上去比騷高雅多了，雖然有時候兩者其實沒太大區別。 

何彥邦揚起嘴角，伸手拿掉他嘴裡的煙，抽了一口之後，低頭吻上翁明哲，

後者並不拒絕，並且還伸手按住了他的後腦杓，主動加深了這個吻…… 

這個吻來得似乎有些遲，何彥邦覺得上一次他就應該這樣做，他想了這個性

感的男人這麼多天，終於嘗到了他的味道，真是比想像中更好…… 

他張開嘴讓男人進來，同時自己也闖進男人口中，舌尖相互舔拭、吸吮，誰

都沒有退縮。 

翁明哲抱住了他的腰，將何彥邦狠狠按在自己腿上，用舌尖入侵他，模仿著

性交時的頻率在他口中翻攪著…… 

何彥邦一直覺得這男人悶騷，現在再看果然沒錯。 

翁明哲把何彥邦的襯衫從褲子裡扯了出來，手伸進去直接在他腰上撫摸起

來。 

腰是何彥邦的敏感帶，男人的手來回在他腰側撫著，很快他的腰就有點發軟

了，喘息聲漸漸大了起來，不過腰軟了，還有一個地方倒是硬了…… 

直到那隻手在後面向他股間探去的時候，何彥邦急忙喊停。 

「別……再親下去就要壞事了……」他氣息不穩地說，嘴上還沾著激吻留下

的痕跡。 

「你不想？」翁明哲揚起嘴角問，雖然表面上還是一派淡定，但氣息也是有

些不穩。 

「我很想，」何彥邦歎氣，肯前的男人對他有吸引力是肯定的，「但是不行。」

你又不會躺下讓我上。 

翁明哲看了看他，突然輕笑一聲，湊到他耳邊低聲說：「你硬了……」 



「……我知道！」 

翁明哲突然一把將何彥邦抱進懷裡，側過頭咬住他的耳垂，並沒有很用力，

只是一下一下輕輕啃咬著，高明的挑情手段。 

「嗚……」何彥邦覺得癢得不行，不僅是耳朵癢，另一個地方更癢，以往都

是他在別人身上用這些手段，現在突然有點反應不過來。 

「行了……」他伸手推翁明哲，再這麼下去他真怕自己把持不住。 

而翁明哲似乎就是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把持住，於是非但沒有放開，還順勢

解開了何彥邦的褲子，毫不猶豫地伸手握住他已經有反應的性器，像那天一樣緩

慢而有力地套弄起來。 

「啊……」何彥邦呻吟出聲，這次的感覺和上次完全不一樣，上一次男人更

多的是在逗他，而這次是真的在替他手淫，這是另一種方式的性交，打定主意要

讓他射出來。 

他坐在翁明哲身上，一手撐著男人身後的牆，弓著腰，一低頭就能看到自己

被握住性器的畫面，下腹更熱了。 

翁明哲的動作算不上溫柔，甚至可以說是粗暴，何彥邦都覺得有點疼了，但

正是這種疼痛的感覺和快感交織在一起，才更讓他欲罷不能…… 

「快……嘶……」何彥邦仰頭喘了一聲，腰下意識跟著翁明哲的動作扭了兩

下。 

翁明哲看著他，眼神暗了下來，手上動作加快，並且狠狠在龜頭上掐了一下。 

「操！」何彥邦又疼又爽，罵了一聲之後猛一低頭啃上了男人的嘴，接下來

的喘息和呻吟大部分都被堵在了嘴裡。 

片刻之後，何彥邦將伸到翁明哲嘴裡的舌頭抽了出來，皺著眉悶哼了一聲，

大腿根有瞬間的抽搐，隨後射了他一手。 

翁明哲握著何彥邦的性器，看著他高潮後失神的表情，臉上露出一抹難以捉

摸的微笑，轉瞬即逝…… 

 

 

 

 


